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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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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亲眼看到了
炮弹拆卸车间的流水线作业现场。
大家正在拆卸的是小型迫击炮弹，开
箱取弹、卸掉引信、弹丸药筒分离、取
发射药……有条不紊。

销毁站业务处处长冀长忠说，每

次都要仔细核对弹药数量，开箱时和
最后装箱时的数量要保持一致，不同
的弹药，操作流程也有所不同。

为确保安全，操作间都进行了防
静电处理，比如使用防静电地板、防
静电帘子等。“稍有不慎，静电也可能

引燃弹药。”冀长忠说，操作间周围布
满避雷针，雷雨天则停止作业。

在操作间，洛阳晚报记者见到
了拆弹“黄家军”的一员张洪荣，他
正忙得满头大汗：“这工作来不得半
点儿马虎，精神必须高度集中。”

一家两代七口人，销毁弹药五万余吨
济南军区驻洛某销毁站拆弹“黄家军”候选“情系国防好家庭”，为他们投一票吧

□记者 陈晓佳 通讯员 夏治刚

在最后一秒，排爆专家屏住
呼吸剪断导火线，顿时化险为夷，
这种常在警匪片里出现的镜头，
也有现实版的。济南军区驻洛某
报废弹药销毁站，专门负责销毁
报废弹药，其中危险可想而知，该
站职工黄飞武一家两代七口人先
后走上拆弹岗位，个个都是业务
标兵，被官兵誉为拆弹“黄家
军”。近日，黄飞武一家入选国家
国防教育办公室和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联合推出的“情系国防好家
庭”评选活动候选家庭。

拆弹不仅考验着他们的神经，也考验
着他们的体力。杜晓东说，他拆过的炮弹
有的一个就重40多公斤：“搬运、拆卸、装
运……真是一个体力活儿。”

“拆卸任务量非常大，一年能拆掉一个
小山头，几千吨弹药。”冀长忠说。

杨淑芳今年72岁，她最早拆卸弹药
时，要用排钳将弹头拧下来，现在都是流水
线作业，许多程序都靠机械完成。

20世纪70年代，杨淑芳做得最多的
是炮弹检修工作，检修后将炮弹刷上漆就
又能用了。随着国防科技的进步，武器更
新越来越快，许多废弃炮弹被运到这里拆
卸，拆卸量就跟着增大了。粗略算下来，从
黄飞武入伍至今，他们一家两代七口人先
后销毁弹药五万余吨。

近日，在由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和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情系国防好
家庭”评选活动中，拆弹“黄家军”成功入选
候选家庭，如果您被他们的事迹所感动，请
登录 http://mil.cnr.cn/ztl/qxgfhjt/tpy/，
为他们投上一票。

这个工作是在“火山口”干活，不能有
半点差池，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992年，黄丽红刚走上工作岗位，在
拆卸手榴弹时，不慎将雷管线拉了出来。
杜晓东当时是手榴弹拆卸组组长，他发现
情况后，二话没说拉着黄丽红就往外跑，俩
人脚刚踏出门，手榴弹就在身后爆炸了。

去年，他们接手了一批危险性很大的
手榴弹，三天就爆炸了两次，虽然隔着抗爆
小室间，黄丽红依然明显感到了爆炸产生
的气浪。在抗爆小室间，洛阳晚报记者看
到了当时手榴弹爆炸留在墙上的孔洞。“吓
得腿软，怎么也跑不动，之后几天都不敢摸
炮弹。”黄丽红对此心有余悸。

面对这样的工作，每个人的神经都绷
得紧紧的。“一次，一个工友晚上做梦喊

‘快跑快跑’，你看，我们都神经质了。”杜晓
东说。

“慢点儿啊，注意安全！”退休在家的黄
飞武在孩子们上班前经常说这句话，每每
听到巨大声响，他总要到车间看看才放心。

湖北、湖南、四川……拆弹“黄家
军”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因拆弹事
业而结缘。

今年80岁的黄飞武是拆弹“黄
家军”的家长，湖南怀化人，1954年
入伍，成为济南军区驻洛某报废弹药
销毁站的一名战士，后成为一名弹药
销毁工人，并在此工作至退休。

在销毁站工作期间，黄飞武与洛
阳本地人杨淑芳结婚，随后3个孩子

相继出生。
1972年，部队招工，原本一见炮

弹就害怕的杨淑芳做出了一个惊人
的决定：和丈夫一起去拆卸炮弹。“我
和他一起工作，相互提醒和照应，心
里更踏实。”杨淑芳说。

1979年，儿子黄豫新高中毕业，
黄飞武把儿子送上拆弹工作线，和自
己“并肩作战”。“干了20多年，我对
部队很有感情，想让儿子也为国防事

业贡献力量。”黄飞武说。
女儿黄丽萍和黄丽红毕业后，也

都选择了这个行业。“从小受父母影
响，觉得没啥。”黄丽萍说，她和妹妹
对拆弹工作也十分好奇。

工作以后，黄丽萍嫁给了拆弹工
张洪荣，黄丽红嫁给了拆弹工杜晓
东，两个女婿的加入，让拆弹“黄家
军”成员增至7人。“这就是缘分吧。”
黄丽红说。

这工作来不得半点儿马虎，精神必须高度集中

妻子陪丈夫走上拆弹一线，相互照应心里踏实

一家两代七口人，
销毁弹药五万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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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山口”干活，
有人做梦都喊“快跑”3

前排左起黄飞武、杨淑芳，后排左起杜晓东、黄丽红、黄豫新、黄丽萍、张洪荣 记者 陈晓佳 摄

（图片由部队提供）黄丽萍和丈夫张洪荣在处理引信


